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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特穿過小客廳，腳步的姿態幾乎是用滑動的，就彷彿他是行走在一艘移動中的船甲板上一般，

而不是一棟固定不動的房子。尼可看著他的腳，注意到這個人看似隨意的步伐是如何避免踩到編

織在褪色地毯上的飛蛾圖案。(他們)抬起頭來，再次審視了這個新友人一會兒。從他走路的方式

到他衣服上的壁紙條，他身上的一切都不像外表看起來地那麼隨意。如果他離右邊的牆夠近，在

正確的光線角度下保持靜止的話，他幾乎看起來就像是消失了一般。 
 
如果他的一切都不單純只是巧合的話，那麼他出現在冷藏室裏會是巧合嗎？還是他精心設計過

的，就像他小心翼翼的在地板上行走的精準步伐一樣？ 
 
但是這在眼下的情況是否真的重要？無論溫特是偶然還是有意地遇到了他們，他都將他們從他

稱之為銳器人的生物手中給拯救了出來。這個舉動至少為他到他證明自己不值得被信任之前，贏

得了一點點的信任。在做出了決定後，尼科開始跟隨著他。 
 
「停！」溫特說著，扭動著腰但沒有移動雙腳。他們牢固地定在原處，即地毯花紋設計所形成的空

白區域。「別踩到任何一隻飛蛾！」 
 
「……飛蛾？」飄萍禮貌地問道。 
 
「在地毯上的。」溫特指著他們周圍的房間。當他們剛踏入其中時，溫暖的感覺最初令人感到心曠

神怡，但很快就變成了悶熱。不管是誰最後確保住火種的，燃燒物都堆積的太過熱情了，當寒冷

從他們的身體裏被驅逐出來後，它被一種令人不適的炎熱感所取代。 
 
尼可的目光順著溫特的手掃過的地方看過去，不禁皺起了眉頭，因為(他們)注意到飛蛾的圖案從

地毯上一直延伸到壁紙上。牆上的一些有裱框的圖片是(他們)幾乎能認出的飛蛾的昆蟲學圖解，

這種飛蛾是(他們)在塞洛斯神廟火盆周圍常看到的物種。其餘的則都是沒見過的，它們由形狀奇

特的翅膀連接在一起，翅膀上畫著輪廓粗糙，正在注視著的眼睛。整個房間彷彿在透過飛蛾的圖

案在觀察著他們，而且這裡並沒有窗戶。 
 
飄萍繼續注視著尼可，她的臉上露出了感到困惑的表情。「你能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不應該踩那

些編織精美的飛蛾上嗎？」 
 
溫特呼出一口氣，聲音中帶著微微一絲笑意。「我知道你是新來的，但我沒想到你是如此的新。」

他說道。「你是怎麼存活足夠長的時間到達洪坑的？早在你能走到那麼遠之前，暮悲邸就應該要

抓住你了。除非宅邸並不飢餓，但如果宅邸不飢餓的話，它就不會設置誘餌才對。」 
 
「你到底在說什麼？」尼可問道，(他們)感覺胃底像是打開了一個冰冷的深坑。每個時空都有各自

的伏擊型獵人，偉大的釣魚者會懸掛起看起來像是蠕蟲、蜘蛛或是整個人體的誘餌，用它來誘騙

獵物到足夠近的距離裏以方便捕捉。 



 
「你們是穿過一道門過來的，不是嗎？」溫特問道。「一扇你們以前從未見過的門，無論你們是在那

裡找到它的，它都和周遭格格不入？而且它並沒有上鎖，當你嘗試時它很容易便打開了，而宅邸

就在門的另一邊，就像是一趟冒險的邀請函，好像它只是想要你進來看看周圍。但當你轉身試圖

要離去時，那道門已經不見了，而你們現在屬於暮悲邸了。」 
 
「你之前也這麼說過。」 
 
「我會不停地重複，如果你能因此明白的話。」 
 
「暮悲邸就是這棟房子？」 
 
溫特用力地點頭。「是的。」 
 
「這棟房子……是有意識的？有智慧的？它會狩獵？」 
 
「宅邸是有意識的，但它是否有智慧從來都沒有人覺得那重要到值得關注。你不會想要去問那個

試著將你整個人吞掉的東西它是否明白自己在做什麼——如果它聰明到足以關心這一點，它就

會在你尖叫著讓它停止時聽到而停下動作的。」 
 
尼科再次環顧著房間，那股不祥的感覺隨著每一秒都在增加，感受到的熱量不再像是來自熊熊燃

燒的火焰，而更像是從新鮮飛龍屍體上散發出來的那種病態的肉質溫度，像是來自某種活生生、

若隱若現的東西。牆上的飛蛾眼睛感覺像是壓在(他們)皮膚上的實體重量一般，清楚地表明著，

即使(他們)再嘗試也無法逃出它們的監視。 
 
出於生存本能，(他們)的意識延伸去尋求火花的溫暖——但不是為了逃跑，也不是為了拋下(他們)
的盟友，而只是要將它捧在自己的意志深處，感受它所帶來的慰藉，並知道(他們)的命運尚未被

擅自決定了。但是，就像自從大入侵以來的情況一樣，(他們)在原本容納著黑暗虛空那微小火花

的地方，什麼都找不到。那裏只有空虛，一個除了灰塵之外什麼也容納不下的破損容器。 
 
(他們)從這種感覺中退出了——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當這種感覺是紮根於(他們)的靈魂

之中時——然後把注意力轉回到溫特，後者仍站在壁爐旁的位置上看著飄萍。他怎麼能站得這麼

靠近而不會感到過熱？ 
 
「我們不是因為被引誘了才進入門內的。」飄萍說道。「我們來尋找一個失蹤了的孩子，儘管他不會

喜歡我這麼稱呼他。他的母親——她也失踪了，在不同的方面來說。我對他有責任，當我發現他

進入了你的「暮悲邸」，我只好跟著過來了，我身邊這位朋友同意和我一起來的。」 
 
「就你們兩個人，為了尋找一個孩子來到這個被詛咒的地方？」溫特嗤之以鼻。「你要知道，有很多

更簡單的死法。」 
 
「別再那樣說了，」尼科說道。「我們的命運並不會是由別人所注定的。我們在房子裏還有盟友，一

旦我們再次找到他們，我們就能夠離開這裡了。」魁渡仍然是一名鵬洛客，他的火花尚未遭到破



壞。即便他不是鵬洛客，尼米捷給尼科的方形盒子仍然掛在(他們)的肩上，低聲地嗡嗡作響著，一

盞小燈在一個角落上閃爍著。它正在將訊息傳回到拉尼卡，救援即將到來。 
 
援助即將到來，他們絕非是毫無後援的，即使在這個怪異陌生的地方，面對不熟悉的生存法則。

溫特看著他們，好像他們的到來，是犯下了世界上有史以來最愚蠢的錯誤。但他們並不是誤入來

到這裡的——他們一直在尋找哪失。一個無辜的人，正需要他們的幫助。尼科無法拒絕這要求，正

如(他們)無法憑藉自己的力量跳越過黑暗虛空一般。 
 
溫特再一次嗤之以鼻，但當飄萍突然閃現在他面前時，他僵住了，她以快速且優雅的步伐穿越過

房間，毫不費力地避開了編織在地毯上的所有飛蛾圖案。她的劍，從繫在腰間到突然出現在手中

，劍刃距離溫特的臉只有幾吋。 
 
「威脅新盟友是不明智的行為，」飄萍說道。「所以這並不是威脅，只是一個承諾。不要因為我們無

從得知的事情而嘲笑我們。我們互相理解了嗎？」 
 
溫特緩緩地點點頭，眼睛盯著飄萍手上閃閃發光的劍刃。直到她放下武器並將其放回鞘中，他才

開始放鬆。 
 
「你說，這棟房子是個獵人，但這一次，它可能咬得太大口了。」她說道。 
 
「你並不是第一個這麼想過的人。」溫特說道，他看起來仍然很不安，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安

穩了下來。「暮悲邸曾毫不猶豫地吞噬掉英雄和惡棍。你認為你知道如何能在這裡生存下來，是因

為無論你是來自哪裡，你都活了下來。好吧，你在這裡並不是經驗豐富的英雄，只算是調料美味

的肉塊而已。你說你在宅邸裏還有其他盟友？你們是不是因為一些不可思議的事情，一個接一個

的被分散開了？」 
 
飄萍做了個不悅的鬼臉。「地板像張大口般裂開來，吞沒了我們的同伴。」她說道。 
 
「在那之前我們聽到遠處有人在尖叫著求救，我們的兩個同伴就衝了過去。」尼科說道。「他們穿過

一扇門進入一條走廊，當我們試圖跟隨他們時，在那裡的卻是一堵牆。我們沒有人看到它如何出

現的，但他們離開時它絕不可能在那裡的。」 
 
「這就是暮悲邸，把你們和朋友給分開了，」溫特說道。「這是宅邸最喜歡的伎倆之一。它要讓你感

到被孤立和害怕。你越感到害怕，宅邸就會越渴望你。剛才在冷藏室裏，你們一定是已經達到了

一定程度的恐懼臨界點，它才會開始派銳器人來追補你們。它現在已經知道你們在這裡了，如果

它之前還不知道的話。」 
 
「那是什麼東西？」尼科問道。 
 
溫特聳了聳肩。「很有可能曾經是一個求生者。暮悲邸會修復​​和重塑被它所捕捉到的人，就像家具

裝飾工會修復舊沙發一樣。它會設法去迷惑那些在銳器人領域裏生存下來的人，直到他們迷失了

自我也成為屠宰其他人的一員。如果你幸運的話，他們抓住你時就會殺了你。如果你的運氣不好

，你就會加入他們。我不清楚他們到底對自身的了解還有多少，但他們或許很聰明，一旦嗅到你

的氣味之後，就會緊追不捨。它們剛才那一次的失手比你所看到的還要驚險。」 



 
「它們就是這棟房子用來狩獵的工具嗎？」 
 
「不僅僅是銳器人，」溫特說道。「宅邸還有很多其他的手段，在抓住你之前它不會停止嘗試的。」 
 
「或者我們可以試著逃跑。」飄萍說道。 
 
溫特看著她，好像她完全不知道她自己在說些什麼。「當然，」他乾著嗓子地說道。「逃跑。」 
 
「我還以為我們已經同意要保持住禮貌了。」尼科說道。 
 
「是的，抱歉，對不起。」溫特說道。「聽著，在你們對自己充滿了希望和自信的期間，你們基本上就

是吸引著這棟宅邸裏每一個飢餓東西的燈塔。如果你想活下去，就跟著我，也許我們運氣會夠好

到可以找到你們的朋友。」 
 
「但你卻不認為我們能。」尼科說道。 
 
「我已經看過太多次這樣的嘗試了，我不認為你會得到一個美好的結局。」溫特承認道。「不過，還

是要待在一起、不要相信你所看到的任何東西都會維持著你所想像的樣子、不要觸碰飛蛾，即使

它們只是用粉筆或是某人用手指沾了別人的血畫出來的。」 
 
「即使你什麼也沒說，我也沒打算去碰它。」尼科說道。 
 
聞言，溫特露出了笑容。「行動要快，盡量不要在空曠的地方逗留，」他說道。「要假設一切都是敵

對的，並且可能會對你造成傷害。所有的一切，除了那些之外。」他舉起手指向飄萍旁邊的一個位

置，她眨了眨眼睛，然後轉身看去。 
 
就在那裡，在客廳地板上方幾英尺處，漂浮著一條完全由光線所構成的金龍，懸浮在固定的位置

上，以蜿蜒的曲線盤旋著。飄萍深吸了一口氣。「香醍？」她驚訝地發問，然後立馬糾正自己。「不。

我不會希望她出現在這裡。這個精神體太小了，不可能是我親愛的神龍。這是什麼？」 
 
「你的爍光體，」溫特說道。「暮悲邸中的每個人都有一個。這是你的希望和夢想——或者該說是其

剩餘的部分。我認為它們是宅邸創造出來的，但是沒有人真正知道。」 
 
「你的在哪裡？」尼科問道。「我的在哪裡？」 
 
溫特只是聳了聳肩。 
 
「我的神河。」飄萍倒吸了一口氣。 
 
尼可什麼也沒說。 
 
「我們不應該繼續待在這裡了。」溫特說道。「暮悲邸所提供的緩刑都只是短暫的。但如果我們跟隨

她的爍光體，它應該會引導我們走上一條相對安全的道路。」 



 
「它能帶領我們找到哪失嗎？」飄萍問道。 
 
「只有一種方法可以知道答案。」溫特說道。 
 
飄萍對著浮動不止的爍光體傾身鞠躬。「拜託了。」她說道，爍光體也開始在空中游動著，向著遠

處牆上的門口飄去。 
 
所有人都跟在其後。 
 

 
魁渡正在悄無聲息地下墜中，在黑暗中下墜的這段期間裏，他竭盡全力回想著之前所受過的訓練

來保持著冷靜。燈元的爪子陷進了他的肩膀來固定住她自己，拒絕與他分開，而下墜的時間有點

長，足以讓他感受到了一絲絲的樂趣。他可能是隊伍中唯一一個掉進洞中的人，但此時他仍然不

是孤獨一個人在這棟房子裏。燈元也和他在一起，一直以來都是，未來也會是如此。 
 
就當他以為他注定要永遠一直下墜之時，他的下墜最終以一陣猛烈的撞擊而宣告終止，感覺是撞

上了森林的地面。突出的岩石和樹根深深地紮進了他的臀部和側面，鼻腔裏充滿了潮濕、濃郁的

土壤味道。他眨了眨眼睛，然後坐了起來，邊揉著眼睛邊評估著自己的受傷程度。 
 
考慮到他下墜的距離，他應該會要摔斷幾根骨頭，或者至少應該讓自己失去了知覺才對。但相反

地，他只感到疼痛，那就像是剛剛在沒有穿戴任何防護裝備的情況下與上階的對手進行了長時間

的訓練一樣。這讓他感到詫異且擔憂。並不是說他想要承受痛苦，只是這其中的解釋令他感到不

安。 
 
這棟房子對其內部發生的事情到底有著多少的控制權？他小心翼翼地站了起來，周圍仍然一片

漆黑。他開始深呼吸，吸氣和呼氣，試圖利用其他的感官來確定自己的方位。土壤的氣味覆蓋過

一切，一層濃厚的氣味混雜著腐爛的松樹林味道，像是樹木在沒有陽光的情況下折斷後死亡了。

空氣給人的感覺是涼爽潮濕的，樹叢中還混雜著一股下雨後從泥土中散發出來的香味。還有霧，

就是那種覆蓋整個森林範圍的濃霧，無論是多好的情況也會因為它而變得驚險無比。 
 
就在他仍在吸進森林的氣息時，周遭的黑暗開始消散去，但是這不能算是一個進展，因為顯露出

來的這片森林，正如魁渡所想像的那樣令人感到不快。最靠近的樹幹都已經腐爛了，相互地傾斜

靠在一起，給人一種它們只是在等待著一個可以完全倒下的機會。那些還沒有倒下的樹木看起來

病態且無精打采的，如果「無精打采」也能用來形容樹木的話——它們的枝幹下垂，樹皮上點綴著

一片片灰色而粗糙的地衣。 
 
魁渡撐著一邊顫抖著的身體一邊環顧四周，燈元在他的肩膀上也跟著移動，讓她的視線保持著與

他的方向一致，提供一點額外的光線。 
 
「這棟房子的舞廳下面怎麼會有一片森林呢？」魁渡問道。 
 
燈元發出嘰嘰喳喳的聲音。 
 



在魁渡還沒決定眼前眾多不保證安全的方向之中，哪一個看起來的不快感是最低的之前，一道陰

影從他上方掠過，他隨即緊張起來，在蹲下的同時並抬起頭。不管它是什麼，它的距離太高了，在

黑暗之中看不見——雖然森林不再籠罩在絕對的黑暗之中，但它的明亮度仍然僅像是個沒有月光

的夜晚一樣，天空中甚至沒有任何星光可以被陰影的來源給遮擋掉。那道黑影再次地掠過，這次

伴隨著絢麗噴發的火焰，照亮了在頭頂上盤旋著的巨獸模樣。火焰吞噬著腐爛的樹木，將它們化

為灰燼，而巨龍拍打著翅膀，盤旋著準備再繞回來一次。 
 
魁渡瘋狂地環顧著四周，預定的道路被吞噬樹木的大火給擋住了。他眼前無處可去，他是可以更

加深入進到樹林裏面去，但樹林正在熊熊燃燒著。 
 
這還是比站在原地等著被活活燒烤的好，他開始朝那方向走過去，雙腳被遮在霧氣裏，盡可能快

速地穿越過被樹根了扭曲的地面。他還沒走出多遠，巨龍就再次從頭上掠過，這一次將火力對準

了森林地面上的動靜。魁渡僅有極短暫的時間來意識到自己是犯下了多麼嚴重的錯誤，然後龍火

就席捲了他，熾熱無比，將整個世界變成了熾白色和金色的火焰—— 
 
然後一切都結束了，他站在一片冒著煙、灰燼遍布的平原正中央，周圍是被燒毀了的森林遺跡。

那一刻的感覺有些不對勁，就像是泰菲力使用了他的時間魔法時的那樣，在鬆了一口氣之後，緊

接而來的是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很久以前的感覺，如果它真的有發生過的話。這是一場為了魁渡的

利益而上演的表演——或者更應該說是為了宅邸的。 
 
火焰把霧氣都給燒掉了，在頭頂上空盤旋著的飛龍數量高達數十條，它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一座

燃燒中的城市上。時不時會有一隻或幾隻會衝向那座地獄，在可見的損害上再添加一股火焰。並

不是說那裡還剩下很多可以點燃燒掉的東西，因為除了飛龍們和火焰之外，已經看不到任何東西

仍在移動了。如果這座城市曾經有人居住著，那麼它的居住者現在都已經消失了。天空依然漆黑

無比，厚重的灰色雲層中夾雜著閃電，空氣中瀰漫著臭氧的味道。 
 
燈元又開始嘰喳不停地說著。魁渡將手放在她的背上，安慰她和他倆人，然後等待著巨龍的回

歸。 
 
周遭突然傳來了一種聲音，就像有人在用一把沒清理過的劍在切開日式紙格子木門一般，發出不

流利順暢、尖銳刺耳又粗糙的摩擦聲。眼前可見的風景開始閃爍著且褪去了顏色，在視野中忽近

忽遠、若隱若現地，彷彿他周圍的一切都在發生著變化。撕破紙的聲音越來越響，然後就跟突然

開始時一樣突兀地停止了——森林整個消失了。 
 



 
 
這時，他似乎是站在一個地下房間之中，四面都是粗糙的石牆，一個角落裡有一道樓梯，向上通

往看不見的目的地。其中一面牆前堆滿了家具和裝滿物品的盒子，唯一閃爍著的光源是來自於懸

掛在天花板中央的多枝燭台吊燈，上面的蠟燭都快要燒完了。不久房間裏就會恢復成一片黑暗。 
 
而且他並不是孤單一人。 
 
琦夢關於空氣運動的論述並沒有錯，他的訓練確實包括了學會如何僅憑周遭氛圍的變化來判斷

附近是否有其他人的存在。他開始感到緊張，比在神祕森林裏面對大群的幻影飛龍時還要擔心。

這個是實體的、某種可能會對他造成實際傷害的東西。 
 
有某個東西正在靠近，它試圖保持安靜，但仍在持續的靠近中。 
 
魁渡更加的緊張了，他控制著讓自己的呼吸變得輕微且自然，等那份存在感靠到夠近的時候，他

猛地轉過身，用右拳狠狠地打在了那個走到他身後，修長黑髮男人的臉上正中央。 
 
傑斯發出一聲有失尊嚴的尖叫聲，跌跌撞撞地向後退去，用一隻手摀住已經不住在流血的鼻子。

「你也好啊！」他說道，聲音因為他的受傷和手而變得低沉。 
 
魁渡眨了眨眼，站直起身子，但仍沒有放下拳頭。「傑斯？」 
 
「你在期待著其他人嗎？」 
 
「我沒想到——你在這裡做什麼？」 
 
「你不高興見到老朋友嗎？」 



 
魁渡盯著他。「老朋友？」他問道。「上次我見到你時，我們正在新非瑞克西亞上試圖拚個你死我活

的！」 
 
「你阻止了我，讓我沒能在非瑞克西亞開始入侵之前阻止它。我認為我們大致上算是扯平了。」 
 
「我這麼做是為了將神河從你試圖激活的同兆中拯救出來。」 
 
傑斯聳了聳肩，這個不假思索、十分輕蔑的動作，讓魁渡的拳頭又握緊了。「如果我們行動的速度

更快些，或者我們沒有被分開的話，那一次就會成功的。」 
 
「就是因為你我們失去了娜希麗！」 
 
「我同時也迷失了我自己，如果你忘記了的話。」 
 
魁渡瞇起了眼睛。「我沒有忘記任何事情，」他說道。「在那之後你去哪裏了？」 
 
「那有關係嗎？我現在就在這裡。」 
 
「是的，我會說這很重要，這非常的重要。」 
 
傑斯嘆了口氣，把手從鼻子移開，用斗篷擦去臉上的血跡。「我認為還好它沒斷，如果這對你來說

有任何意義的話。」 
 
「要我再試一次嗎？」 
 
燈元也嘰嘰喳喳地說著，幾乎就像是在鼓勵魁渡再來一次一樣。 
 
還沒等他決定要再次動手之前，地下室裏就響起了一陣呻吟聲，似乎是牆壁本身直接發出來的。

傑斯和魁渡同時都愣住了，本能地背對背擺出了戰鬥姿勢，準備應對即將到來的危險。 
 
「以後再打？」傑斯問道。 
 
「以後再戰。」魁渡同意。「但我們還是會再戰的。」 
 
「我期待著。」 
 

 
圖書館依然保持著本來的樣子，這讓琦夢感到很高興而泰瓦卻很失望。他沒有再去嘗試那個樓梯

，而是更願意待在可以看顧到琦夢的地方。而這位學者似乎忘記了他們正面臨著會致命的危險，

她無比高興地從一個書架走到另一個書架，抽出了一本又一本，似乎無止盡的書本給泰瓦，幫她

搬到她聲稱要用於研究的那張超大型書桌上。這彷彿就像是在她的自然成長環境中看到她一樣

——他估計那個環境中幾乎沒有掠食者，因為她現在已接受了周圍這個環境，已經完全放鬆了。 
 



他四肢攤開，無趣地坐在她旁邊的椅子上，手肘撐在桌上，臉頰靠在指關節上。如果不是需要讓

她待在他的視線裏的話，他會很樂意四處去探索的。在這個鬼地方，他無法確信在他回來時她還

會在這裡——無論是因為這房子那無法讓人相信的行為，還是因為她八成會溜進到更深入的書

架堆裏，他也不確定。 
 
泰瓦·科爾並不是一個適合學術環境的人。他的每一吋肌肉都在尖叫著，他們正身處於一場偉大

而可怕的冒險之中，充滿了危險和獲取榮耀的機會。但「這裡是什麼地方」和「這是怎麼發生的」並

不是他能夠用拳腳踢打的敵人。他眼前所能做的就是確保琦夢的安全，或是盡可能接近到其他任

何一人在這棟可怕的房子裏所能做到的程度。 
 
琦夢對她正在閱讀的那本書中的某些內容皺起了眉頭，然後把它推開，又拉過另一本書，眼睛以

驚人的速度掃過上面的文字。 
 
「這是一棟房子。」她終於開口宣布著。 
 
泰瓦對她皺起了眉頭。「我以為這已經是成立了的共識。」 
 
「是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它會保持不變。有時，當你測試一個東西時，你會發現它不是你一開始所

認為的，這就是所謂的偽裝。」 
 
「我明白的，」泰瓦說道。「我們在凱德海姆也有同樣的概念。」 
 
琦夢的臉頰漲紅。「我的意思不是——我只是感到很興奮，僅此而已。這是一棟房子，它被建造出

來後，最一開始時原本的建築師和她的家人住在這裡，在很久很久以前，如果我沒看錯的話。看

起來這個地方至少有過十幾位業主，我是透過找到一位早期的業主來確認了建築師的身份。」 
 
「這讓我感到鬆了一口氣，」泰瓦說道。「手工製作的東西往往比自然產出的東西要更容易克服

些。」 
 
「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注意到，但是這個圖書館的內容是非常專門的。裏面有一些當地的歷史紀錄

——但是沒有一個名字是我所熟悉的，即使是在茂典閣裏也沒見到過。我不認為在我們所有人之

中，有任何一個人來過這個地方——但最主要的是其中的神秘主義和使用的魔法種類，會讓維斯

教授建議你再重新考慮你的學術目標。」 
 
「壞魔法？」 
 
「魔法在本質上並沒有好壞之分，它就像數學方程式一樣，但其中一些會被分類都是基於熵和被

武器化的關係，所以壞魔法可能只是用來描述它們的最好方法。」琦夢回頭看著她的書，搖了搖

頭。「我不明白為什麼會有人想要研究這些東西，但是看看這裡，曾經有人很費心的研究過。」 
 
泰瓦順著看過去。她剛才正在看的這本書的頁邊空白處有著大量的註釋，是用深色墨水手寫上去

的，字跡顯得異常興奮，就好像製作出它們的人把這些都當作了一場美妙無比的遊戲一般。「你認

為這個……在學術上令人感到不快的魔法，是讓房子得以用目前的方式行動的原因嗎？」 
 



「如果他們是毫無關係的話，我反而會感到震驚。」琦夢說道。「其中一些咒語是可能會扭曲空間和

時間的，如果你以正確的順序施放的話，而且我不太確定其中一些儀式是如何能夠運作的。」 
 
尼米捷給她的監視器發出了嘟嘟聲，聲音明亮，與圖書館裡的情況顯得格格不入。琦夢用一隻手

拍了拍盒子，繼續讀著書。 
 
一道撕裂肉質、感覺潮濕而直擊內心的聲音，從最近的書架走廊裏迴響起，而且並沒有隨著它遠

離了聲音的源頭而變得更小聲。泰瓦坐直起身子，注意力集中在那個聲音的方向。「琦夢？」 
 
「我想如果你耗盡了某個人全部的生命力，你也許能夠——」 
 
「琦夢！」 
 
她抬起頭來。「唔？」 
 
「看來你的大學教育並沒有為你的生存能力提供適當的訓練。」泰瓦說道，當他撞翻椅子站起來面

對那個聲音時，前方的書架們開始……扭曲，幾乎扭轉成奇怪且不對稱的形狀。書本也跟著一起

扭曲，變成了某種全新的東西。他的雙眼因為看著它而感到疼痛，因此他不允許自己把目光移

開。某種在靠近時會扭曲周遭世界的東西，就是想要讓你移開視線的東西。他不會讓他們自己成

為容易得手的獵物。 
 
琦夢尖叫著爬了起來，在泰瓦向前邁出一步、走向那片扭曲的空間時，她的身體才只有一部分躲

到了他身後。 
 
「往後退！」 
 
「我不會靠得比所需要的距離更近的。」他向她保證，在此同時有某個可怕的東西從扭曲著的洞裏

掙脫出來，直射向他的胸口而來。 
 
從技術上講，它算是兩足動物，皮膚呈現出一種像是已經暴露在自然環境中太多年了的乾燥、古

老的黏土顏色。它沒有頭髮，也沒有穿衣服，但卻有六隻眼睛，像蜘蛛的眼睛一樣聚集在臉上，還

有一張因為尺寸過大而無法發揮作用的嘴，上面佈滿了像碎玻璃片一樣的牙齒。它的四肢在太多

的地方有著手肘般彎曲，而它的動作則帶著蜘蛛那種可怕但優雅的動態感。 
 
它撞在泰瓦的胸口上，爪子深深地刺進裸露的肩膀，同時扭動著要去撕開他的喉嚨。泰瓦也同時

扭轉著身子，利用那生物本身的動能，將它從肩膀上一個過肩摔給甩了出去，但是在這個過程中

他自己的皮膚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傷口，但是至少喉嚨並沒有被撕裂開來。 
 
「泰瓦！」琦夢喊道。 
 
「待在原地。」他喊道，然後撲向那個生物。它咆哮著，擺好姿勢迎戰他，有著奇怪關節的四肢輕鬆

地移動著，在周圍的書架上尋找著支點。它冒出現的那個扭曲洞口現在幾乎完全消失了，在那周

遭的書架也在慢慢地恢復到正常，只有那些它用來固定身體的書架開始發生扭曲。那麼，扭曲看

來就是那個生物的能力，也是需要關注的事。 



 
琦夢從桌上抓起顯示器，將其抱在胸前。這個生物的頭突然轉了過來，它的注意力被這個動作給

吸引了過來。它的眼睛盯著她看，開始動作滑順的轉向她的地方移動過去。 
 
一些人類和精靈的大理石半身像被塞進書架上之間的一些縫隙裏，充當做書擋，這些東西為圖書

館增添了一種泰瓦寧可沒有的鬧鬼感。他抓住了其中最靠近他的一個，感覺到石頭的結構滲入了

他的皮膚裏，然後用盡全力將那個半身像朝這個生物的頭仍過去。這不是一次友好的拋擲，或是

他針對那一隻離村里羊群太近的巨狼給予警告的投擲，這是一次盡全力要造成最大傷害的投擲。 
 
半身像撞在那野獸的頭骨上，它立即對琦夢失去了興趣，轉過身繼續對著泰瓦咆哮著。他把雙手

拍在一起，石頭沿著他的手臂向上蔓延，直到包住了他肩膀上的傷口，止住了流血。 
 
「鵬洛客的火花對一顆心臟來說是難以承受的能力，它會讓你變得驕傲自大，」他厲聲說道。「自從

我的被吹熄了之後，我就一直致力於創造我自己的傳奇。」 
 
那生物再次發出咆哮並向他撲了過來。 
 
但是這一次，他做好了準備。他抓住它的手腕，抓著它甩了一大圈之後，再把它摔在地板上，然後

一腳踢在它頭的側邊，它發出嘶嘶聲和咆哮聲。他把一隻腳踩在了它的胸口中央，把它壓制在那

個位置。 
 
「不許你傷害她。」他朝它吐了一口水道。 
 
那生物再次的嘶吼，但聲音的力度相對之前較為空洞。泰瓦舉起腳，石頭向下鋪滿了他的身體，

當他感覺到已經包圍住他的腳踝時，他用盡全力踩下去，將腳踏進了生物的胸骨裏。它像一段腐

爛的木板一樣斷裂碎開來，那野獸也隨之癱軟在地。泰瓦冷笑一聲，放開它的手腕後轉身走回到

琦夢那裡，他皮膚上的石頭也消退不見了。 
 
「那是……怎麼……？」 
 
「自然世界回應了我的召喚，」他說道。「我曾經需要一塊材料碎片在手邊才能改變我的皮膚，但現

在我可以從腦海中召喚出相近的記憶。」 
 
「嗯，那真是太棒了，可是你看。」 
 
琦夢指著他身後，手在不止的顫抖著。泰瓦轉過身去。 
 
那個生物已經開始在自我修復，它胸部擴張開來，血液凝聚成珠子並滾向身體，最終流回入那生

物迅速癒合的傷口之中。它發出一聲類似抱怨的鳴聲，再次站了起來並又向著他們發出咆哮聲。 
 
泰瓦臉色變得蒼白。 
 
琦夢抓住他的手臂，用力地拉扯著。「也許我們應該逃跑。」她說道。 
 



「英勇的事蹟只有在親口講述時才會帶來榮譽。」泰瓦說道，隨後他們一起轉身逃進圖書館的深處

，遠離仍在咆哮著的生物，躲進書架的陰影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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